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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spatial criticism,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spatial writing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physical geographical spac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social-historical space". In the physical geographical space, through the

"space transfer"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 Sarah obtain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urvival experience,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t "new female" identity. In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self and society, Sarah obtained the dual liberation of

mind and body, accomplishing the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space. In the

social-historical space, the author revealed the hypocritical moral view, rigid class division and

unbalanced gender mechanism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by breaking the barrier of historical truth and

fictional text, promoting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living space through Sarah's rebellion against “orthodox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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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空间表征与身份建构

沈欣雨

摘要：本文运用空间批评理论，从“物质地理空间”“个体心理空间”“社会历史空间”三个维度，

探究《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空间书写。在物质地理空间中，通过地理景观的“空间转移”，萨拉

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生存体验，并逐步确立起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身份；在个体心理空间中，在自

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的对峙中，萨拉获得了思想与身体的双重解放，完成了心理空间的整合与构

建；在社会历史空间中，作者通过打破历史真实与文本虚构的壁垒，揭露了维多利亚时期伪善的道

德观、僵死的阶级分化及失衡的性别机制，以萨拉对“正统思想”的反叛来推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

醒及女性生存空间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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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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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尔斯(John Robert Fowles)凭借其对后现代思想文化、叙事策略的敏锐直觉和精确把控，

被誉为“英国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1]:p.380)。尤其是在其最广为人知的小说《法国中尉

的女人》中，他熟练地运用文笔将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风貌在读者眼前缓缓铺

陈。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许多学者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进行文本解读，陈静从“孤

独而神秘的个体”“个体与他者”“个体的存在与自由”三个层面探讨了社会意识形态对“个体自

由意志”的压制([2]:p.97-98)；金冰则将存在主义与进化叙事相结合，阐述了个体的自由来源于人

物对环境的“能动适应性”([3]:p.117)。还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女主人公的“性别叙事”，以此解

构萨拉“从文化他者到独立主体的新女性形象”的变化过程，揭示福尔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女

性观([4]:p.61)。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学者从叙事策略的角度对小说加以剖析，李丹从“历史编撰

元小说”的角度来进行解读，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不同于以往的“激进式元小说”，而是在自

我意识的掩盖下对“社会权力话语的运作和意识形态对话”的强烈指向([5]:p.89)；陈广兴则着眼

于小说中的对话策略，通过分析“创作和批评的对话”“个体间的大型对话”“语言中的微观对话”

三种对话形式，层层递进探讨对话策略所达到的“艺术层面的自由”与小说主人公“矢志追求的个

性自由”之间的关系([6]:p.145)。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学解读，

抑或是“元小说”“对话性”的叙事策略研究，都属于从时间维度对《法国中尉的女人》进行的文

学剖析，而小说中空间维度的能动性尚未引起足够关注。

近年来，随着空间理论的兴起，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他们主要从空间类

型和空间叙事两个角度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空间书写进行探究。在空间类型的视角下，主要

有阿泽雷多(Azeredo)的“政治空间”的研究[7]和斯克鲁格斯(Scruggs)的“视觉空间”解读[8]；在

空间叙事的视角下，主要有多明格斯和马丁(Dominguez and Martín)的“空间并置”研究等[9]。相

较而言，国内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空间研究刚刚起步，相关成果尚不丰富，通过文献检索，主

要有宋效晴和谷婷婷“权利空间”探索[10]、王盼盼的“碎片化叙事和空间并置”分析等[11]。

但是，现有研究尚未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空间因素进行综合性和多层次的解读，也未意

识到小说中的多重空间结构对社会秩序批判以及人物身份构建的积极意义。实际上，“空间”在约

翰·福尔斯的文学图景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构建了多重

空间维度以承接小说情节的脉络发展并揭示小说深刻的主旨内涵，这暗合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空间

转向”思潮。当代空间理论发轫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列斐伏尔在书中提出了

“三位一体”(atriad)的空间理论，即物质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12]:p.39)。列斐伏尔的“三

位一体”和“空间的生产”理论突破了先前的单项空间或空间纯叙事化研究窠臼，这一观点也与约

瑟夫·弗兰克在其代表作《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中提出的文学在空间秩序中重组的空间设想不谋

而合。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空间的多重性”一方面体现为地理景观层面上的“空间转移”(从

“乡村空间”莱姆镇到“城市空间”伦敦)，这条线路呈现出地理景观逐步远离闭塞的乡村，走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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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包容大都市的地域性转移态势，以此来“书写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空间表征”，并从中构建出萨

拉独立自由的“新女性”身份([11]:p.77)；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多层次、多方向的空间图谱，不但

包含着主观上的人的多重心理因素(例如萨拉与他者的互动与对比、萨拉与乡村社会的冲突与碰撞以

及萨拉个体心理空间的形塑与重构)，还包含了客观上的对诸多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历史现象的文学性

再现(例如二战后极度的宗教虔诚下掩盖的伪善道德观、新资产阶级弗里曼与旧绅士阶级查尔斯之间

的阶级碰撞与身份重塑、以及失衡的社会性别机制对以萨拉为代表的女性所造成的压抑与束缚等)，

因而福尔斯试图在“在全面掌握史实的基础上，从现当代的角度对现存历史文本中史实的等级次序、

史实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新的阐释”([13]:p.14)。福尔斯在小说中构建起“多重空间”维度，不仅

对小说中的空间进行技巧性的文学性铺陈，而且将小说中的不同空间与角色内心体验相勾连，以此

来探索空间表征与人物身份和思想内涵的互动性关联。

本文拟借鉴列斐伏尔“三位一体”的空间理论，结合《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空间书写，从“物

质地理空间”“个体心理空间”“社会历史空间”三个维度，探究“多重空间”在《法国中尉的女

人》中对深层思想内涵的表达和独特人物身份的构建所起的作用。

2.物质地理空间：异质文化较量下的身份追寻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物质空间主要涉及空间中的物质性存在，如直接可感地存在于物质

实践中的“自然”和“宇宙”(nature,the Cosmos)([14]:p.92)，本文中的物质空间主要关注福尔斯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对英格兰地区“物质地理景观”的描写。事实上，文学和地理学具有互动

性和整合性，文学为地理学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材料，而地理学也为文本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文化依据

和背景资料。克朗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关注景观的物质特征，而应该把它们视作“可以阅读的‘文

本’”，因为它们可以“告诉居民和我们关于人们的故事——关于他们的信仰和身份”([15]:p.40)。

物质地理景观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它不仅是构成故事背景的被动信息，更是空间层面上人们意识

形态的主观反映。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征，“物质地理空间”既是空间批评的地理性分支，

也是民族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再现，对文学文本中的物质地理景观进行空间观照和解读，事实上是在

审视物质地理空间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作用及其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暗流。

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不仅为读者描摹了乡村和城市迥异的物质地理景观，还赋予它

们以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在小说开篇，作者便将故事场景设定在“当地最大的港湾莱姆湾”

([16]:p.1)，当时的莱姆湾风雨交加、昏暗冷瑟，正是在这里查尔斯第一次见到了萨拉。准确地说，

查尔斯并非“见”到了萨拉，因为他看见的“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的纪念碑”，“不像是微不足

道的乡野生活里的正常景观”([16]:p.3)。萨拉这种充满神秘、令人捉摸不定的出场方式暗示了她

与乡村空间的冲突，以及在貌似风平浪静的乡村生活中涌动着的异质意识形态相互较量的暗流。

其实，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几乎为身居莱姆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构建了其独有的

物质空间，例如，波尔坦尼太太的豪宅“屹立在莱姆里季斯小镇后面一道陡峭的山坡上，居高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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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非凡”，成为了“她的社会地位明确无误的象征”([16]:p.17)。在这个“全景监狱式”的家宅

空间里，波尔坦尼太太是掌控权力的“暴君”，同时也是父权制的坚定维护者。她认为女子应恪守

礼教，“要是她看见一个女仆外出和一个男青年一起散步，那么灾难就要降落在这女仆的头上”

([16]:p.19)。在这里，家宅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性房屋，而是充斥着父权制传统的物质地理

空间，家宅边界被模糊化并与波尔坦尼太太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相互融合和渗透，家宅空间、地理

景观以及人物言行共同构成了波尔坦尼太太内心图景的表征与外化。再如，在格罗根医生的二楼书

房中，“弓形的窗户前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小巧的铜制格雷果里反射式望远镜”，以便在“夏

天可以看到海中仙女来这里游泳”([16]:p.151)，作者巧妙地借用弓形窗户的透视性打破了屋宅空

间和景观空间的界限，使得格罗根医生可以方便地透过这扇窗户来“观赏”女性在水中嬉戏。通过

对格罗根医生“俯视”和“窥视”行为的描写，福尔斯解构了格罗根“心理医生的权威形象”

([17]:p.157)，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物化现象，鞭挞了乡村里虚伪的道德和无处不在的父

权制规训。因此，萨拉借着“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一“污名”，一方面受到“恪守道德”的乡村空

间的排斥，但另一方面她也得以游离于因循守旧的乡村之外，实现向伦敦大都市的“空间逃亡”。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空间与文学作品的联系愈发紧密，许

多作家都将城市空间作为故事的背景，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伍尔夫笔下的伦敦等，他们“借助

城市书写将一座城市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文化信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构建到了小说文本中”

([18]:p.134)。二战以后，城市生活空间愈来愈呈现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征，这为文学作

品的空间书写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人物主要生活在英国乡村，虽然福尔斯对城市空间着墨不多，却充分

展露出城市空间中逐渐浮现的自由、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它与刻板压抑、守旧落后的乡村氛围

形成鲜明对照，却与萨拉的“叛逆”个性十分吻合。与查尔斯在埃克塞特的短暂一面后，萨拉便消

失了，并开启了她独自向伦敦都市的“空间转移”。福尔斯虽没有刻意描述萨拉的“逃亡路线”，

但还是在有意识地借萨拉这一形象，刻画女性对自由开放的城市文明的向往。置身于伦敦，她不仅

获得了身体的解放，而且很快在都市生活中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衣着变化来看，她穿着“全

套新潮女性服装”([16]:p.456)，用行动实践了女性对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合理消费，从而以“新

女性”形象实现了对旧礼教的公然反叛。从职业变化来看，她成为了罗塞蒂的“文书”和“模特”

([16]:p.458)，作为拉斐尔前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塞蒂用大胆前卫的艺术创作来追求自由和真理，

这与萨拉对城市的憧憬不谋而合。置身于自由前卫的城市空间，她得以摆脱陈规旧习对于女性的束

缚。从自我意识觉醒来看，她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因为“一进入爱情领域，就没有什么神圣不可

侵犯的东西可言了”([16]:p.465-466)。通过对萨拉言行的刻画，福尔斯深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

揭示出萨拉自我主体意识的重构过程。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伦敦象征着自由的桃花源，以罗塞蒂为代

表的艺术家象征着开放包容的生活及文化氛围，在这里萨拉可以恣意挥洒性情，获得完全不同于乡

村空间的生存体验。

从莱姆小镇向伦敦大都市的空间转移，一方面赋予萨拉在城市空间里新的公共身份，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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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刻画了以萨拉为代表的“新女性”对维多利亚时期守旧落后的意识形态的公然反叛，以及对女性

身体解放和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萨拉不仅是独立自主“新女性”的代表，同时她

也成为连接“异质空间”之间的桥梁，以其“空间转移”使得令人窒息的乡村生活和令人神往的城

市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福尔斯巧妙地运用了莱姆镇和伦敦各自独有的物质地理景观，使之既成为

刻画人物形象的地理文本，又成为深化小说主旨的空间载体。同时，小说中的空间转换从乡村和城

市两个层面奠定了维多利亚时期物质空间内意识形态的发展基调，折射出后现代英国空间变革的更

多可能性。

3.个体心理空间：群体精神观照下的身份认同

在列斐伏尔看来，心理空间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是一种“逻辑和形式的抽象”(logical and formal

abstractions)([12]:p.11)。换言之，心理空间是“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构想的空间”([14]:p.92)，

也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心理性文化符码。本文将重点探究作为个体存在的萨拉的心理空间构

建，以揭示福尔斯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以及对女性身份重构的思考。具体而言，萨

拉主体自我意识的构建和个体心理空间的书写之间的关联性互动构成了个体心理空间维度。“空间

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

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19]:p.11)，也就是说，空间既有物质因素又有心理因素，既互为前提

又相互融合。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个体心理空间包含具有明显个体特征的物质地理景观，同

时也包含形成独特意识形态的个体心理场所，它们暗含着小说主人公的情感态度和意识形态等个体

特征，因而成为心理空间的另一种独特的表征方式。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个体心理空间充当起沟通物质空间的媒介，并在空间场景的

转换中实现自身构建。在乡村意识形态的碰撞和挤压下，萨拉的自我意识逐渐萌芽，开启构建其心

理空间的旅程；来到伦敦后，她与开放包容的都市空间接触互动，逐渐确立自我，其心理空间得到

了拓展；最后，在查尔斯“求婚”事件的激化后，萨拉意识到自由和独立的深层指向，最终实现自

我，完成了个体心理空间的整合与构建。

从萨拉心理空间构建的轨迹，可以窥见福尔斯借助空间的多维性对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动

态透视，从后现代视角探寻在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的对峙中，如何解放并重构自我意识，如何

在物质空间的生活和实践中认识自我、确立自我、实现自我。由此可见，《法国中尉的女人》既是

对小说地理景观的物质临摹，又是对人物心理轨迹的空间再现。在构建作为小说背景的物质地理景

观的同时，又暗示着一个充满张力、复杂变化的个体心理空间。通过双重空间的相互杂糅、互为支

撑，立体呈现了萨拉主体身份及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

首先，在与乡村空间的无声对峙中，萨拉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她尝试挣脱束缚其主体性与自

我意识的种种桎梏。显然，萨拉的出轨行为与乡村社会奉行的道德礼教格格不入，在波尔坦尼太太

看来，“星期天不到教堂参加晨祷和晚祷，无异于最败坏的道德放纵”([16]:p.19)。欧内斯蒂娜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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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才是应当仿效的女性楷模：“每当涉及女人肉体方面的内容，诸如性、月经、分娩等”([16]:p.28)，

她都如临大敌，急切地要将这些“污秽”的意识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其实，欧内斯蒂娜扭曲的“洁

癖”恰恰是传统礼教对女性“精神洗涤”的结果，使她不知不觉地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在这里，

小说对莱姆镇乡村空间的描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展现了维多利亚乡村生活的真实图景，另一方

面又将人物心理空间具象化，倍感压抑的乡村生活导致身处其中的人们陷入自我身份紊乱和自我心

理异化的困境。因而，在这个“道德风尚最严谨的时代，对妇女贞德要求最高的时代”([20]:p.117)，

萨拉不得不以失贞的污名主动将自己“边缘化”，以便远离乡村道德的“凝视”，去追求身体与意

识双重自由的心理空间，正如福尔斯所言：“孤独可能有损自立精神，但也可能教人学会自立”

([16]:p.26)。

随着萨拉来到了伦敦，小说所呈现的空间也从乡村转移到了都市。物质空间的位移使得城市和

乡村构成了强烈对比和反差，让萨拉体验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

击，促进了主人公自由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如果说在莱姆镇时萨拉的自由与独立思想尚处于心理空

间的潜意识层面，那么在罗塞蒂先生的住所，萨拉则更直接地表达她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女性身体的

自主掌控，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她大胆展示自己女性身体的魅力，“把粉红和白色条纹的长袖丝绸

上衣也扎在里面……头发用一条红丝带蓬松地扎在后面”，“以俏皮而略带卖弄风情的方式暗示其

他方面的解放”([16]:p.456)。在这里，萨拉的新潮服装成为其心理空间的外化，是其身体与思想

双重解放的物质表征，也是对女性尊严和独立人格的坚决捍卫。后来，她甚至成为了罗塞蒂先生的

文书与模特，福尔斯借用“罗塞蒂先生”这个前卫人物符号，有效衬托了独立自主意识对萨拉心理

空间构建的支撑作用及深刻影响。在与城市空间自由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中，萨拉实践了对传统礼制

的反抗以及自我心理空间的拓展。

在小说结尾，“求婚”事件实质上是查尔斯对萨拉自我意识的又一次心理性侵略，它进一步激

发了萨拉对男性霸权的反抗意识。萨拉断然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请求，因为她“很珍惜[现在]这种

生活”，也并“不想与他人分享”([16]:p.463)。查尔斯此时也感觉到了萨拉的深层心理变化，“以

前她漂泊不定，现在她已经确立了自己基本的生活观，明确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16]:p.464)。

萨拉清楚地意识到，一旦结婚，她就必须像“一个妻子应该表现的那样”([16]:p.464)，从而失去

追求自我的心理原动力，继续遭受男权的压迫和操纵。实际上，萨拉的严辞拒绝刺穿了维多利亚时

期伪善的道德观以及繁荣景象掩盖之下的父权制阴影，向读者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心理空间的倾

轧。婚姻将不可避免地对女性的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构成不同程度的侵袭和改造，这使得萨拉更加

明确自己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坚守与捍卫。这种对萨拉内心世界的剖析不是“平面的直线的记述，相

反是立体的、多维的心理世界的构建”([21]:p.47)，使得萨拉这一人物身份的塑造更加饱满立体。

萨拉的“个体心理空间”体现了其心理成长过程与自我身份构建的互动性联结，它既是萨拉个

体心理的空间表征，又是物质空间被赋予心理意识后的整合性再现。小说通过人物言语叙事和心理

空间叙事的并置，再现了萨拉在城乡地域冲突、意识形态碰撞下所感受到的独特的心理体验，立体

地呈现出随着乡村到城市的空间位移女性自我意识发生的嬗变与重构，并最终以反叛维多利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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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礼制的“新女性”形象完成了其独立的自我意识的重塑和完整的心理空间的构建。在《法国中尉

的女人》中，萨拉的心理空间构建折射出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女性身份的重塑，也体现了作者对处

于父权压迫下的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注与思考。

4.社会历史空间：社会转型进程中的身份重构

列斐伏尔所谓的社会空间，是指社会实践生产出的空间，其中充斥着以人类的“感官现象”

(sensory phenomena)为代表的“想象的产物”(productions of imagination)([12]:p.12)。社会空间动

态地展现社会现实，是社会机制运行及社会关系重组的基础，因此本文主要从社会历史维度来审视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的”([22]:p.62)，社会与历史是相互交

织、不可割裂的，因而社会历史相互交融也成为了解读小说中空间表征的重要向度。实际上，小说

中的人物持续不断地与外部社会历史环境接触与互融，正如卡瓦拉罗所言：“空间的构造，以及体

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23]:p.180)。与此同时，小

说人物在社会历史的大趋势下构建了自己独有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体心理空间，各式人物与社会历史

背景的交互式联结最终构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社会历史空间。

同时，社会历史空间又与政治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它是政治性的、具有明确导向的，“是一种

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2]:p.62)。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第三维空间既是社会历史的

文学性再现，也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表述，凝聚着福尔斯对维多利亚历史时期伪善道德、阶级冲突

以及性别机制的深刻思考，是一种具有明确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性的文化符码。一方面，社会历史

空间体现为维多利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想与以萨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交锋、以

查尔斯为代表的旧绅士与以弗里曼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对权力地位的争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

思考与身份重塑；另一方面，父权制束缚下的性别机制造成了女性被贬抑、被边缘化的残酷现实，

这些都构成了该小说的独特社会历史空间。从社会历史空间维度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可以探

究小说中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与重构过程，揭示社会历史空间在人物身份构建和小说主题阐释中的

功能性作用。

首先，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将故事背景置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这一时期

“工业化、高科技、高消费”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呈现出一派“表面的物质繁荣”([13]:p.15)。

同时，英国还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它不仅批判“人性中‘恶’的放纵”，也是逃

避残酷现实的精神依托([24]:p.120)。不过，这种对宗教的极度虔诚之下掩盖的却是维多利亚时期

盲目的自信和伪善的道德观。一方面，由于人们迫切地寻求宗教信仰的精神庇护，英国的教堂数量

达到历史之最，“那时候兴建起来的教堂比在那之前历史上所造的总和还多”；然而另一方面，宗

教对道德及人性的苛求也导致其自身的失真，“伦敦每六十幢房屋就有一幢是妓院(现代的比例是接

近六千比一)”([16]:pp.272-273)。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既在公开场合信奉神明，“赞颂婚姻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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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婚前的贞操”([16]:p.273)，但又在私下极度放纵私欲。公开的道德标准和私下的实际行为形成

强烈对比，暴露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的严重失衡。萨拉早已对这个时代的虚伪深恶痛绝，

她“看穿了维多利亚时代教会的各种愚蠢荒唐的行为，看穿了那个时代的教堂沾满污秽的玻璃”

([16]:p.58)，宗教不过是对人类实行思想控制的“精神鸦片”，充满了欺骗性。通过对宗教的反思，

她逐渐意识到对上帝的纯粹信仰并不能将人类从现实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只有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

才能重构个体的精神世界，并最终引领人类踏入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因此，萨拉以其浓郁的人文

气息与虚伪的宗教虔诚相抗衡，她在“目睹苦难的存在”，也在“祈祷苦难早日结束”([16]:p.58)。

在萨拉身上体现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她希冀将上帝从社会历史空间中驱逐出去，彻底揭露“维

多利亚时代普遍存在的实证主义的沾沾自喜、社会进步论的盲目乐观”([25]:p.52)。可见，在伪道

德观与实证主义饱受质疑的历史背景中，萨拉身上所洋溢的人文主义精神被赋予了一种改造英国社

会的救赎功能。

其次，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显露出

全面取代旧绅士阶级的野心。对“绅士风度”的戏仿是资产阶级“为自己在道德伦理上确立权力话

语”的初步尝试([26]:p.193)，而福尔斯也在小说中多次提到新兴资产阶级代表弗里曼先生身上的

“绅士风度”：“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刻意装出一副绅士派头，而且做得极为认真”([16]:p.287)；

在讨论查尔斯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时，他有理有据地进行辩驳，使得查尔斯无话可说，此时“弗里

曼先生身上的绅士精神赢了”([16]:p.290)。但事实上，即便十分渴求社会的主流地位，弗里曼先

生依旧在内心深处持有一定的怀疑，并“对贵族颇为反感，认为他们是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

([16]:p.287)。作者以一种戏谑的叙事手法来展现新兴资产阶级复杂矛盾的心态，他们既对现存的

绅士阶级心存不满，但由于迷恋所谓的社会主流地位与空间控制权，又不得不模仿其“绅士风度”，

甚至让女儿欧内斯蒂娜与绅士查尔斯联姻，以此将“财富有效地兑换成权力和社会地位”

([25]:p.55)。在查尔斯眼中，弗里曼先生的商业帝国极具诱惑力，但作为出身高贵的传统绅士，他

又显然无法接受弗里曼先生的“实干”理论，他自诩是一个典型的绅士，而“绅士是不能经商的”

([16]:p.294)。在财富诱惑和绅士传统面前，查尔斯陷入两难选择，始终踌躇不决。萨拉的出现让

查尔斯找到了答案，对萨拉的追求使他背弃了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他的这一抉择标志着他与当时

保守陈旧的婚姻观及道德观的决裂，他也因此遭到了身边人的谴责。正是在他受到“正统社会”鄙

夷之时，他才真正看清“喧嚣的生活、严酷的现实和僵硬的社会习俗”以及“腐败的政治和不可改

变的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扭曲，看清社会意识形态的严重畸形，这些都是实现他“最深刻愿望的隐

蔽着的大敌”([16]:p.787)。此时的查尔斯既被绅士阶级抛弃，又不甘心彻底否定自我投入新兴资

产阶级的怀抱，现实的冲突造成了查尔斯社会身份的割裂，也将查尔斯逐渐引导向人文主义的道路。

最终，查尔斯“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丝信心”，他坚信“总有一天，生活之河会重新奔流”([16]:p.480)，

通过社会政治改革与意识形态重塑，平等、博爱、开放的理想社会也一定会出现。因此，在《法国

中尉的女人》中，社会历史空间不仅是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政治力量，更是福尔斯对新型社会空间

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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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维多利亚时期不仅是道德伪善的时代，也是女性在社会性别机制的压迫下自我否定及自

我牺牲的时代，“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然而，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甚至

只要几个先令”([16]:p.272)。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表面上受到尊重与平等对待，但实际上女性被

极端物化，成为男性赏玩的对象，他们以各种名义包装和美化其男性支配思想，迫使女性接受其从

属角色。而在社会空间中，女性也被极度边缘化，其社会流动性和上升空间遭到极大地限制，尤其

是这一时期高扬的“女性贞洁论”更是构成了对女性身体与意识的双重桎梏。但是物极必反，在性

别机制的束缚之下，维多利亚时期也是女权运动兴起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女性主义者积极倡导女性

的独立自主，通过去边缘化来重构女性生存空间。事实上，在《法国中尉的女人》文本中暗藏了许

多有关女权运动的线索，如布鲁默创办维护女性权益的杂志《百合花》，英国议会初次探讨女性平

等选举权等。通过这些若隐若现的线索，福尔斯试图展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与觉醒，以及她们为

争取女性权益和地位的积极努力，尤其在萨拉身上我们得以窥见“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独

立的人格意识”([13]:p.14)。从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我们重新审视萨拉的空间转移可以发现，

乡村莱姆镇和城市伦敦一方面构成了物理空间层面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在物理空间的对立下暗藏

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这又构成了社会意义上的二元对立。逃离乡村后，萨拉出现在罗塞蒂先生

的伦敦府邸，在这里萨拉获得了思想身体的双重解放和心理空间的重建，她感到“很幸福”，终于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6]:p.464)。可见，伦敦都市不仅是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更是具有促

进女性身份认同功能的崭新社会空间。通过对萨拉都市空间生活体验的书写，福尔斯指出了弥合男

性与女性割裂的路径，可以说萨拉的空间转移成为她摆脱性别机制束缚与构建新女性身份的关键节

点。

显然，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通过文学文本的历史重构，试图探寻理想的英国社会

空间。小说肯定了道德神话破灭后所重构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揭示了人文主义精神登上历史舞

台的必然性，更是思索了社会历史空间中如何实现女性身份认同及生存空间重构。《法国中尉的女

人》不仅讲述了一个饱受欺凌的女子曲折经历，更是福尔斯对民族意识形态、阶级身份重塑及社会

性别机制等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小说富含人文关怀，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性。

可以说，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从物质地理空间、个体心理空间和社会历史空间“重

构了历史文本”([13]:p.14)，使得文本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指涉，融为一体。这部作品不仅是一种

文学性的空间再现，更是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变革转型期如何消除性别歧视、重塑社会道德观、追寻

人文主义本源等话题的严肃思考。将空间理论与后现代小说文本解读相结合，聚焦小说中“三位一

体”的空间书写，可以全面审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物质地理景观、个体心理状态以及社会历史

现象背后深切的人文关怀，从而挖掘这部小说多重的审美张力和深刻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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